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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三《炀帝纪上》,《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陈纪十》“帧明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隋纪一》“文帝开皇九年”。

试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

杜晓勤
(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心 ,北京 100871)

　　摘要 :隋高祖虽然在军事上、政治上完成了统一南北的大业 ,但是并没有使关陇军事豪族、山

东旧族和江左士族这三股具有深厚而独特社会文化传统的势力在文化上统一起来 ,隋高祖在位时

对山东旧族、江左士族推行的压制和打击政策 ,更阻碍了三方归一的文化融合过程。然而 ,这种状

况在隋炀帝嗣位后就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观。他不但一改其父一贯排斥山东、江左文化的做法 ,

致力于吸收、融合江左文化、山东文化 ,还躬自实践 ,以其虚怀若谷的态度、勤奋创作的精神 ,融南

北诗风之长 ,取得了较大的诗歌创作成就 ,为初盛唐诗歌的健康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但是 ,由于

长期以来对炀帝生活作风、施政特点的成见 ,人们忽视了炀帝在文化建设、诗风融合方面的贡献 ,

所以本文从现存史料中钩沉索隐 ,旨在阐述隋炀帝在南北文化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尽可能恢

复此段文化史、诗歌史之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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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炀帝对江左的文化羁縻

杨广虽然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 ,但是他有一个出自江左士族的妻子。炀帝萧皇后 ,性婉

顺 ,有智识 ,好学善属文 ,杨广特别宠敬她。很可能就是她给杨广介绍了南方的生活方式 ,并促

使他热爱南方 ,以至于到了几乎着迷的程度。[ 1 ] ( P115)也许由于杨广对江左士族文化比较了

解 ,隋高祖在开皇六年任命他为淮南道行台尚书令 ,驻寿春 ,经略淮南① ,为平陈做军事上和文

化上的准备。

在平陈之际 ,杨广就注意保存江左文化。攻入建康城后 ,杨广命令高　与元帅府记室裴矩

收陈朝所藏图籍 ,封府库 ,资财一无所取 ,时人皆称杨广贤明②。《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

亦云 ,“平陈已后 ,经籍渐备”。而在此之前 ,北周入郢时 ,竟将七万余册图书“咸自焚之”。相比

之下 ,炀帝于江左文化保存之功大焉。

陈朝灭亡以后 ,江南士族并没有马上驯服于隋的统治。由于语言文化和社会政治上的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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阂 ,江左士族对新统治者关陇军事贵族是深怀不满和仇恨的。《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云 :

“江表自东晋以来 ,刑法疏缓 ,世族凌驾寒门 ,平陈之后 ,牧民者① 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

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 ,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 ,远近惊骇。于是婺州汪文进、

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　皆举兵反 ,自称天子 ,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　、饶州吴世华、

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杭州杨宝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 ,攻陷州县。陈之故境 ,大抵

皆反 ,大者有众数万 ,小者数千 ,共相影响 ,执县令 ,或抽其肠 ,或脔其肉食之 ,曰 :‘更能使侬诵

《五教》邪 !’”[2 ]在这种情况下 ,单靠军事镇压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 ,在平叛之后不久 ,

隋高祖又起用谙熟江南文化的杨广为扬州总管 ,镇江都 ,负责整个东南的军务和行政管理。

杨广在走马上任后 ,立即对江左士族实施了一系列文化羁縻策略。

首先 ,他利用江左士族多信仰佛教的特点 ,团结、笼络佛教高僧 ,再通过高僧大德在江左人

士中的威望来安抚民众 ,消除他们对隋的文化抵制情绪。他先是在江都建造佛寺和藏经的馆

堂。接着又召集南方著名的高僧到江都的寺院从事宗教和学术活动。其中最著名的高僧就是

天台宗创始人智　。开皇十一年 (公元 591 年) 十一月 ,杨广在江都给一千名南方僧人广设斋

席。斋席之后 ,身为“使持节上柱国太尉公扬州总管诸军事扬州刺史”的杨广跪受智　为居士

作的“菩萨戒”,并接受佛号 :总持菩萨[3 ] (卷七 ,杨广《答菩萨戒疏》) 。从此以后 ,杨广与智　的关

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人定期通信 ,每次信末杨广署名总是虔诚和虚心地称自己为“菩萨

戒弟子总持”[3 ] (卷六、卷七 ,杨广《与释智　书》三十五首 ,《答释智　遗旨文》) ,对智　也几乎是有求必

应。杨广此举除了有他个人笃信佛教、真心希望向智　学习佛教知识的因素 ,还有很强的政治

目的。他在《宝台经藏愿文》中云 :“至尊拯溺百王 ,混一四海。平陈之日 ,道俗无亏。而东南愚

民 ,余　相煽。爰受庙略 ,重清海滨。⋯⋯是以远命众军 ,随方收聚 ,未及期月 ,轻舟总至。乃

命学司 ,依名次录 ,并延道场。⋯⋯所资甘雨 ,用沃焦芽。”[ 3 ]其欲以佛教来感化、笼络陈之故

民之意图极明显。在《与释智　书》其八中 ,杨广则直接对智　说 :“江东混一 ,海内　　。塔安

其堵 ,市不易业。斯亦智者 ,备所明见。而亡殷顽民 ,不惭怀土 ,有苗恃险 ,敢恣螳螂 ,横使寺塔

焚烧 ,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 ,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 ,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 ,实可伤

叹。”[3 ]则将佛寺毁坏的责任推到叛乱者身上 ,而他的恢复佛寺、优待佛僧、资助写经则是江东

僧俗的福祉了。

现在从当时南方各位高僧写给杨广的信上也可以看出 ,杨广的宗教笼络策略是成功的。

智　在《答晋王书论毁寺》中称赞杨广道 :“仰惟匡持三宝 ,行菩萨慈。近年寇贼交横 ,寺塔烧

烬。仰乘大力 ,建立将危 ,遂使佛法安全 ,道俗蒙赖。收拾经像 ,处处流通 ,诵德盈衢 ,衔恩满

路。”其《答晋王请撰〈净名义疏〉书》亦云 :“仁王弘道 ,含生荷赖。盖登地菩萨 ,应生大家。所以

发心 ,兴隆大道。曷可量哉 ? 孰可比哉 ?”[ 3 ] (卷三十二) 而且 ,智　还送给晋王杨广一顶天冠 ,

杨广写信感谢说 :“爰逮今制 ,思出神衿 ,图比目莲。⋯⋯冠尊于身 ,端严称首。跪承顶戴 ,览镜

徘徊 ,有饰陋容 ,增华改观。”[3 ] (卷六)正如英国汉学家崔瑞德所说 ,杨广在与智　的交往中 ,既

有真诚的宗教感情 ,又有强烈的政治直觉 (为了争取南方的高僧而把奉承、引诱和赞助等手段

巧妙地结合起来) [1 ] ( P116) ,所以他取得了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江南士族的敌意和不满。

其次 ,杨广还尊崇道教 ,以笼络江左下层民众。初唐道士江　曾说 :“隋开皇十二年 ,晋王

分陕维扬 ,尊崇至教。”[4 ] (卷九二三 ,《唐国师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观碑》)《续高僧传》卷十一《释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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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亦云 ,开皇末年 ,炀帝晋蕃置四道场 ,国司供给 ,释李两部各尽搜扬。这时他对道士徐则 ,

甚为钦重。据《隋书·徐则传》,当时还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 ,亦行辟谷 ,

以松水自给 ,皆为炀帝所重”。尤其是王远知 ,杨广曾于开皇十二年先后派王子相、柳顾言具礼

招迎 ,承候动止。[5 ] ( P14、15)杨广此举 ,应该使崇信道教的江南中下层人士也增添了一份对朝

廷的好感。

除此之外 ,炀帝还大量擢拔南人有威望者 ,或以安抚民众、或备顾问。《隋书》卷六十六《陆

知命传》云 :“会高智慧等作乱于江左 ,晋王广镇江都 ,以其 (陆知命) 三吴之望 ,召令讽谕反者。

知命说下贼十七城 ,得其渠帅陈正绪、萧思行等三百余人。以功拜仪同三司 ,赐以田宅 ,复用其

弟恪为湃阳令。”另外 ,他在身边聚集了一百多位江左士族中善诗能文者 ,召集儒士到江都讲授

和撰述。[6 ] (卷五十八《柳　传》)

可以说 ,杨广在江都约十年中 ,把江左士族中的绝大部分中上层人士都团结到身边来了。

以后南方再也没有发生叛乱 ,这和杨广的文化羁縻策略显然是分不开的。

二、炀帝融合南北文化艺术之努力

由于杨广长时期驻守东南 ,与江左士族过从甚密 ,使得他对江左文化日趋精通 ,也日渐喜

爱。因此 ,他在嗣位后就着手改变高祖排斥江左文化的政策 ,致力于南北文化的大融合 ,并逐

步扭转高祖重吏治、法治 ,不重文艺、教化的施政方针。

在高祖朝的核心领导层中 ,绝大部分是关陇豪族 ,无一人出自江左。但炀帝就不一样了。

他在即位后 ,首先任用南人为其政治顾问。《隋书》卷六十七《虞世基传》:“炀帝即位 ,顾遇弥

隆。⋯⋯帝重其才 ,亲礼逾厚 ,专典机密 , ⋯⋯特见亲爱 ,朝臣无与为比。”另外 ,炀帝朝重臣中

裴蕴亦为梁陈旧臣。大业初 ,“炀帝闻其善政 ,征为太常少卿”,后又为炀帝奏括南北音乐 ,被炀

帝提拔为民部侍郎 ,不久 ,“擢授御史大夫 ,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6 ] (卷六十七《裴蕴传》)相

形之下 ,杨素、牛弘、苏威、贺若弼等北人的地位和权势则渐渐削弱。

正是在虞世基、裴蕴等南人的帮助下 ,炀帝开始将南方的文化艺术介绍到北方来 ,并设法

使之融合的。

炀帝即位后 ,不但恢复儒学 ,复开庠序 ,而且还特别重视南方儒生。如吴郡褚辉 ,以三礼学

称于江南 ,“炀帝时 ,徵天下儒术之士 ,悉集内史省 ,相次讲论。辉博辩 ,无能屈者 ,由是擢为太

学博士。撰《礼疏》一百卷”。[6 ] (卷七十五《褚辉传》)再如 ,余杭顾彪 ,“明《尚书》、《春秋》。炀帝

时为国子助教 ,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 ,行于世”。[6 ] (卷七十五《鲁世达传》)东海包恺 ,从其

兄受《五经》,“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 ,为国子助教”。[ 6 ] (卷七十五

《包恺传》)吴郡张冲 ,仕陈为左中郎将 ,非其好也 ,乃覃思经典 ,撰《春秋义略》,异于杜氏廿余事 ,

《丧服义》三卷 ,《孝经义》三卷 ,《论语义》十卷 ,《前汉音义》十二卷。官至汉王侍读[ 6 ] (卷七十五

《张冲传》) ,亦为炀帝所重。[7 ] ( P196)

随着江南儒生在炀帝朝数量的增加 ,南学在朝廷礼仪活动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高祖

朝参订礼仪者多北儒 ,南儒如许善心、虞世基、姚察等虽亦曾于开皇十四年多次参加制礼 ,然仍

需牛弘、辛彦之定夺。但是到炀帝时 ,南儒的地位就骤然上升。如大业元年 ,炀帝欲遵周法 ,营

立七庙 ,诏有司详定其礼。礼部侍郎、摄太常少卿许善心 ,与博士褚亮等追本溯源 ,谓魏晋宋齐

梁皆合古 ,“守而弗革”,“礼无违旧”,而“周人立庙 ,亦无处置之文”,“今若依周制 ,理有未安 ,杂

用汉仪 ,事难全采”,建议太祖、高祖各一殿 ,准周文武二祧 ,与始祖而三。炀帝诏可。大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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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有司奏 ,请准前议 ,于东京建立宗庙。帝谓秘书监柳　曰 :“今始祖及二祧已具 ,今后子孙 ,

处朕何所 ?”[6 ] (卷七《礼仪志二》) 可见炀帝朝制定礼仪的任务多由江左礼学专家许善心、褚亮、

柳　等南人担任了。这样 ,由于南儒的参加 ,隋朝礼仪便可参北齐礼仪、江左礼仪 ,合二为之 ,

新创出一个兼南北之长的新的礼仪体系了。[8 ] ( P47 - 60)

作乐方面 ,隋炀帝亦重江左音乐 ,改变了高祖不喜音乐 ,更不喜南乐的状况。

早在高祖开皇中 ,晋王杨广就表现出与乃父不同的态度 ,热心于吸收南方音乐。如开皇九

年平陈 ,获宋、齐旧乐 ,诏于太常置清商署 ,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 ,复居其职。

牛弘奏云 ,梁陈雅曲正乐 ,史传相承 ,以为合古 ,而隋采用的魏周音乐 ,或史无明证 ,或系新造 ,

且杂有边裔之声 ,戎音乱华 ,皆不可用 ,请悉停之。然高祖制曰不可。晋王广又表请之 ,帝乃许

之。又如开皇十四年 ,乐定。先是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卢思道等 ,列清庙歌辞十

二曲。令齐乐人曹妙达 , 于太乐教习 ,以代周歌。至是 ,弘等但改其声 ,合于钟律 ,而辞经敕

定 ,不敢易之。至仁寿元年 ,炀帝初为皇太子 ,从　于太庙 ,闻而非之。于是制诏吏部尚书牛

弘 ,开府仪同三司、领太子洗马柳顾言 ,秘书丞、摄太常少卿许善心 ,内史舍人虞世基 ,礼部侍郎

蔡征等 ,更详故实 ,创制雅乐歌辞。[6 ] (卷十五《音乐志下》)此等作乐之人 ,多为南朝旧臣。

炀帝即位以后 ,更是兼采南北雅俗音乐。《资治通鉴》卷一八 ○“大业二年”记载 :“高祖受

禅 ,命牛弘定乐 ,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 ,悉放遣之。(炀)帝以启民可汗将入朝 ,欲以富乐

夸之。太常少卿裴蕴希旨 ,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 ;其六品以下至庶人 ,有善

音乐者 ,皆直太常。帝从之。于是四方散乐 ,大集东京 ,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同书卷一八

一“大业六年”云 :“二月庚甲 ,以所征周、齐、梁、陈散乐 ,悉配太常 ,皆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 ,乐

工至三万余人。”《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又云 :“及大业中 ,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

《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 ,大备于兹

矣。”因此 ,可以说 ,隋炀帝不仅集南北音乐之大成 , 而且集华戎音乐之大成了。这同时又标志

着中国中古音乐文化的真正融合 ,直接开启了唐代音乐的先河。

此外 ,炀帝还开大运河以沟通南北 ,完善了全国性的交通体系 ,为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会

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地理条件。而且 ,他还把江东的园林建筑艺术移植到北方。《资治通鉴》卷

一八 ○“大业元年”云 :“五月 ,筑西苑 ,周二百里 ;其内为海 ,周十余里 ;为蓬莱、方丈、瀛洲诸

山 ,高出水百余尺 ,台观殿阁 ,罗络山上 ,向背如神。⋯⋯沼内示翦彩为荷荠菱芡。乘舆游幸 ,

则去冰而布之。”炀帝此举 ,疑是因其久驻东南 ,喜观江南水乡之景 ,故移置于此。再如 ,炀帝在

营造东都时 ,亦多模仿江左建筑。《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云 :“初造东都 ,穷诸巨丽。帝昔居

藩翰 ,亲平江左 ,兼以梁、陈曲折 ,以就规摹。曾雉逾芒 ,浮桥跨洛 ,金门象阙 ,咸　飞观 ,颓岩塞

川 ,构成云绮 ,移岭树以为林薮 ,包芒山以为苑囿。”

总之 ,由于隋炀帝不遗余力地、全面地将江左文化艺术移植到北方 ,才使得南北文化真正

走向融合。

三、炀帝对南北文人之态度

隋炀帝是隋代诗坛举足轻重的诗人。他虽然出自关陇军事豪族集团 ,但因迷恋江左文化

艺术 ,善诗能文 ,所以他的诗歌成就很高 ,颇能兼得南北诗风之长。而且 ,他以帝王之尊提倡艺

文 ,无地域之限制、文风之偏见。三地文人齐聚京师 ,互相唱和 ,切磋诗艺 ,多赖其力。然而 ,很

久以来 ,人们由于受到种种非艺术因素的影响 ,对炀帝的诗歌创作成就以及其在南北诗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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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作用认识不够 ,评价亦甚低。本文认为 ,炀帝晚年政治上、生活上诚然有不少可指责、

批判的地方 ,但是他在诗歌方面的创作成就以及对南北诗风交融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和其父杨坚不重文艺适相反 ,炀帝杨广不但喜属文 ,而且极喜延揽文士。他在任扬州总管期间

及嗣位以后 ,召集了众多江南诗人 ,并虚心向他们学习诗文创作艺术。《隋书》卷五十八《柳　

传》云 :“王好文雅 ,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　等百余人以充学士 ,而　为之冠 ,

王以师友处之 ,每有文什 ,必令其润色 ,然后示人。”《隋书》卷七十六《庾自直传》亦云 :“自直解

属文 ,于五言诗尤善。⋯⋯陈亡 ,入关 ,不得调。晋王广闻之 ,引为学士。大业初 ,授著作佐郎。

⋯⋯帝有篇章 ,必先示自直 ,令其诋诃。自直所难 ,帝辄改之。”再如诸葛颖 ,梁亡入齐 ,周武平

齐 ,不得调 ,杜门不出十余年 ,然清辩有俊才 ,晋王广素闻其名 ,引为参军事 ,转记室。及王为太

子 ,除药藏监。炀帝即位后 ,迁著作郎 ,甚见亲　。出入卧内 ,帝每赐之曲宴 ,辄与皇后嫔御连

席共榻。炀帝赏赐诸葛颖诗 ,其卒章云 :“参翰长洲苑 ,侍讲肃成门。名理穷研　 ,英华恣讨论。

实录资平允 ,传芳导后昆。”其见待遇如此。[6 ] (卷七十六《诸葛颖传》)又如会稽余姚人虞绰 ,博学

有俊才 ,善词赋 ,仕陈为太学博士 ,迁永阳王记室。陈亡 ,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 ,转为秘书

学士 ,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王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 ,帝未尝不

称善。后又迁著作佐郎 ,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 ,以文翰侍诏 ,恩盼隆洽。
[6 ] (卷七十六《虞绰传》)再如王胄 ,少有逸才 ,仕陈起家鄱阳王法曹参军 ,历太子舍人、东阳王文

学。及陈灭 ,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 ,为著作佐郎 ,以文词为炀帝所重。帝所有篇什 ,多令继

和。其弟王　 ,少有盛名于江左。仕陈 ,历太子洗马 ,中舍人。陈亡 ,与胄俱为晋王广学士。炀

帝即位 ,授秘书郎[6 ] (卷七十六《王胄传》) 。吴郡潘徽 ,善属文 ,能持论。陈灭 ,为州博士 ,秦孝王

俊闻其名 ,召为学士。俊薨 ,晋王广复引为扬州博士 ,令与诸儒撰《江都集礼》一部。炀帝嗣位 ,

诏徽与著作佐郎陆从典、太常博士褚亮、欧阳询等助杨素撰《魏书》。[6 ] (卷七十六《潘徽传》)杨广

招徕了如此众多的江左诗人以备文学顾问 ,使其诗歌的艺术性得到很大的提高 ,同时也使他对

南朝诗歌的艺术精髓体悟得更深。

炀帝并不只重南人 ,他对别具文学传统的山东诗人、关陇诗人也十分欣赏。山东诗人在高

祖朝大都仕途多蹇、抑郁不得志。但他们在炀帝朝的命运则发生了变化。炀帝即位后不久就

开始改变高祖贬抑山东人士的策略。他在大业三年夏四月诏曰 :“自蕃夷内附 ,未遑亲抚 ,山东

经乱 ,须加存恤。今欲安辑河北 ,巡省赵、魏。”同时又下诏征召“学业优敏 ,文才美秀”之士 ,故

山东文士不再受到故意贬抑 ,也能“随才升擢”了 [ 6 ] (卷三《炀帝纪》) 。如邺人杜正玄 ,世以文学

相授。正玄尤聪敏 ,博涉多通。兄弟数人 ,俱未弱冠 ,并以文章才辩籍甚三河之间。开皇末 ,举

秀才。以其赋辞理华赡 ,授晋王行参军。其弟正藏 ,尤好学 ,善属文。大业中 ,学业赅通 ,应诏

举秀才 ,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时诣阙 ,论者荣之。[6 ] (卷七十六《杜正玄传》)对于高祖朝遭贬的山

东文士 ,炀帝则善待之。如薛道衡 ,在高祖朝数被贬谪 ,抑郁愤闷 ,而炀帝则对其优礼有加。

《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云 ,薛道衡因坐苏威党 ,被高祖除名 ,配防岭表。晋王广时在扬州 ,

阴令人讽道衡 ,从扬州路 ,将奏留之。然道衡不乐居王府 ,出江陵道而去。寻有诏征还 ,直内史

省。晋王由是衔之 ,然爱其才 ,犹颇见礼。炀帝即位 ,转番州刺史。岁余 ,上表求致仕。帝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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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侍郎虞世基曰 :“道衡将至 ,当以秘书监待之。”由此可见 ,炀帝对薛道衡是极为礼遇、敬重

的。① 从薛道衡现存诗作看 ,其中亦有和炀帝之作《奉和临渭源应诏诗》,诗中对其能侍游陪宴

感到十分荣幸 ,可见他们在诗文创作方面并不存在矛盾。

同样 ,炀帝对关陇诗人亦恩遇有加。于仲文 ,少聪敏 ,髫龀就学 ,耽阅不倦。周文帝时 ,就

常侍宴作诗。入隋以后 ,晋王广以仲文有将领之才 ,每常属意 ,后令督晋王军府事。仁寿初 ,拜

太子右卫率。其《侍宴东宫应令诗》作于杨广为太子时 ,诗中盛述君臣宴乐之欢、诗文唱和之

快。[9 ] ( P2696)炀帝即位后 ,仲文迁右卫翊卫大将军 ,参掌文武选事。从帝讨吐谷浑 ,进位光禄

大夫 ,甚见亲幸。[6 ] (卷六十《于仲文传》)再如牛弘 ,“炀帝之在东宫也 ,数有诗书遗弘 ,弘亦有答。

及嗣位之后 ,赏赐弘诗 , ⋯⋯其同被赐诗者 ,至于文词赞扬 ,无如弘美”[ 6 ] (卷四十九《牛弘传》) 。

牛弘亦存和炀帝之诗《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至于杨素 ,因其助炀帝夺太子位 ,又佐之

即位 ,故于大业初年 ,最受炀帝恩遇。

由于炀帝无太多的地域文化之褊狭 ,就使三地诗人得以齐聚京城、宫廷。他们相互唱和、

切磋诗艺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无疑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和。如炀帝《冬至乾阳殿受朝诗》,曾命

群臣赋诗 ,现存奉和应诏之作有牛弘《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许善心《奉和冬至乾阳殿

受朝应诏诗》。而当时南北诗人之间的酬和也较频繁。如杨素《出塞二首》,薛道衡、虞世基皆

有和作。薛道衡现存一首《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南阳人刘斌现存一首《和许给事伤牛尚

书弘诗》,虽然许善心的《戏场转韵诗》、《伤牛尚书弘诗》皆已不存 ,但我们仍可想见薛道衡、杨

素、许善心、牛弘等人之间的友情 ,可以看出三地诗人之间相互切磋、诗风交融的痕迹。而这

些 ,又无不和炀帝重文爱士、融合南北的文化举措分不开。

四、兼南北诗风之长的创作成就

与其文化政策相应 ,炀帝本人的诗歌创作也充分体现出南北诗风融合的趋势。隋炀帝诗

现存 43 首 ,为隋代存诗最多的诗人。其中有乐府诗 ,有文人古诗 ,还有新体诗 ;而在乐府诗中 ,

吴地乐府与北地乐府又兼而有之 ,各得其妙。

《隋书》卷三《炀帝纪》云 ,杨广“好学 ,善属文”。虽然我们没能发现炀帝早年在周朝及高祖

朝的诗歌作品 ,但从《隋书》卷五十八《柳　传》所云“初 , (晋)王属文 ,为庾信体”可知 ,炀帝早年

所写诗文当深受庾信、王褒等由梁入魏、周诗人的影响②,因而声律细密谨严 ,辞藻绮艳　丽。

但不久以后 ,杨广的诗风就发生了变化。《隋书·柳　传》云 ,杨广“及见　已后 ,文体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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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当时太子杨勇亦颇爱庾信诗 ,曾命侍臣注《庾信集》,参《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

但学术界一直认为薛道衡被杀 ,是炀帝忌其才而为。我认为 ,这种说法缺乏史实依据。最早记载此事
的是唐人刘　 ,他在《隋唐嘉话》中云 :“炀帝善属文 ,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 ,后因事诛
之 ,曰 :‘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据此书《序》云 ,书中所记多道听途说 ,“不足备之大典 ,故系之小说之
末”。既为小说家言 ,便不能坐实。况且 ,这个记载不但与正史所述炀帝真心爱士赏文之性格不符 ,而
且与道衡之死的史实相差甚远。《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云 ,薛道衡以番州刺史任回京时 ,炀帝已
和虞世基商量 ,准备任命他为秘书监 ,而道衡至京以后 ,却上《高祖文皇帝颂》,为文帝极尽歌功颂德之
能事。炀帝览后不悦 ,顾谓苏威曰 :“道衡致美先朝 ,此《鱼藻》之义也。”意即道衡明作文帝颂 ,暗是刺炀
帝。炀帝当然十分不高兴 ,于是就任命道衡为司隶大夫 ,将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隶刺史房彦谦素相
善 ,知必及祸 ,劝之杜绝宾客 ,卑辞下气 ,而道衡不能用。会议新令 ,久不能决 ,道衡谓朝士曰 :“向使高
不死 ,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 ,炀帝怒曰 :“汝忆高　邪 ?”付执法者勘之。后帝令其自尽。《隋书》卷

六十七《裴蕴传》云 :“司隶大夫薛道衡以忤意获谴 , (裴)蕴知帝恶之 ,乃奏曰 :“道衡负才恃旧 ,有无君之
心。见诏书每下 ,便腹非私议 ,推恶于国 ,妄造祸端。论其罪名 ,似如隐昧 ,源其情意 ,深为悖逆。’帝曰 :
‘然。我少时与此人相随行役 ,轻我童稚 ,共高　、贺若弼等外擅威权 ,自知罪当诬　。及我即位 ,怀不
自安 ,赖天下无事 ,未得反耳。公论其逆. 妙体本心。’于是诛道衡。”由此可以看出 ,道衡之死 ,实因对炀
帝不满所致 ,非炀帝妒忌其文才而加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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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杨广“尝自京师还 ,作《归藩赋》,命　作序 ,词甚典丽”,而杨广引致柳　是在为晋王、扬州总

管任上 ,则杨广此时的诗文风格已由原先的　丽轻艳变为“典丽”了。《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

序》亦云“炀帝初习艺文 ,有非轻侧之论”。疑亦指其见柳　之后发表的反对“时俗词藻 ,犹多淫

丽”的言论。而史书中也还确实保存了一则炀帝此时反对淫丽、提倡典则的材料。《隋书》卷十

五《音乐志下》云 :“先是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卢思道等 ,列清庙歌辞十二曲。令齐

乐人曹妙达 ,于太乐教习 ,以代周歌。⋯⋯至仁寿元年 ,炀帝初为皇太子 ,从　于太庙 ,闻而非

之。乃上言曰 :‘清庙歌辞 ,文多浮丽 ,不足以述宣功德 ,请更议定。’”从《隋书·音乐志下》所载

隋清庙歌辞看 ,确实已变得典丽、雅正了。另外 ,《隋书·文学传序》还列举了炀帝文风变化后的

一些作品 :“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 ,归于典则。”

炀帝这几篇作品皆存 ,其《与越公书》① 见《隋书·杨素传》,作于仁寿四年。是年 ,汉王谅反 ,杨

素率军悉平之 ,炀帝遣杨素弟修武公杨约赍手诏劳杨素。在此书中 ,炀帝首先表述自己即位后

以“神器之重、生民之大”,战战兢兢 ,忧国忧民之情怀 ,复言汉王谅谋反之祸国殃民 ,然后盛赞

杨素深谋远虑 ,忠勇贞坚 ,功勋卓著。该文文词质朴而刚健 ,议论横生 ,气势流转 ,且以儒家“民

本”思想为宗 ,自不负“雅正”、“典则”之誉。其《建东都诏》,见《隋书·炀帝纪上》②,作于仁寿四

年十一月癸丑。文中引经据典 ,极言于洛阳营建东都之必要 ,亦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 ,言辞

恳切 ,感染力较强 ,为隋代政论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故亦为时人讽诵、仿效。其《冬至受朝》

诗 ,作年不详。由诗中“新邑建嵩岳 ,双阙临洛阳”等语推测 ,当作于东都洛阳竣工后的大业二

年冬至日。③ 炀帝此诗先是述自己以文德治天下的政治理想 ,然后云新都建成、四海一统、君

臣同心、国势升平之喜悦 ,全诗典则、雅正 ,且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政治进取意识 ,感奋人心 ,故亦

感染了许善心、牛弘④。其《拟饮马长城窟行》,当作于大业七年秋亲自征高丽时。炀帝此番征

高丽 ,被史学家斥为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之举 ,但在炀帝看来 ,实“知造化有肃杀 ,义在无私 ,帝

王之用干戈 ,盖非获已”,此次征高丽 ,确是事出有因 ,忍无可忍 ,是为社稷民生计的 ⑤。所以他

在《饮马长城窟行》诗中先是言万里远征之艰难 ,次言征高丽之必要 ,然后描写将士奋勇杀敌、

誓死靖边之场面 ,结以边隅大定、凯旋回朝之期望。全诗劲健、峭拔 ,莽苍中复饶豪雄之气 ,与

魏徵《隋书·文学传序》所评“虽意在骄淫 ,而词无淫荡”一语甚合。炀帝类似的以功名自期 ,尚

武豪雄 ,词藻纵横 ,风格劲健的诗作 ,还有《白马篇》、《纪辽东二首》、《赐史祥诗》等 ,皆充分表现

了关陇军事豪族特有的文化性格和艺术精神。

炀帝一生在江都扬州的时间很长 ,且在身边集结了大批善诗的江左文士 ,故他也留下了不

少深得南方文化精神、艺术真味的诗歌作品。

南朝乐府民歌起自晋、宋间 ,于宋、齐、梁、陈四朝一直为江左诗人所积极仿效、拟作 ,故于

梁陈之际已完全脱去了民歌特有朴野、真淳之气 ,变得绮艳、冶荡了。炀帝镇东南之后 ,并未局

限于向南朝文人乐府学习 ,而是直接向陈隋之时新起的吴地民歌学习 ,故其拟作较南朝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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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参见《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大业八年春正月壬午所下诏书。
许善心、牛弘均有奉和之作 ,见后文。

《隋书·炀帝纪上》云 ,大业二年正月辛酉 ,东京成。三月庚午 ,车驾发江都。夏四月庚戌 ,上自伊阙 ,陈
法驾 ,备千乘万骑 ,入于东京。大业三年三月辛亥 ,车驾还京师。据此可知 ,大业二年冬至日炀帝在东
京洛阳。又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知唐东都洛阳之含元殿 ,即隋之乾阳殿 ,为东都宫城之正牙。则炀
帝此诗必作于大业二年冬至日洛阳乾阳殿受群臣朝贺之时。参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宫
城》,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年 ,第 l33 页。

此文《全隋文》卷四作《营东都诏》。
此文《全隋文》卷四作《手诏劳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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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诗歌更天然、淳真。如《江陵女歌》,检《乐府诗集》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炀帝以前未

见有人拟作 ,再由诗中风格看 ,与晋宋时兴起的吴歌亦不同 :“雨从天上落 ,水从桥下流。拾得

娘裙带 ,同心结两头。”此诗头两句起兴 ,后两句用双关笔法表述爱情 ,天真、自然 ,尚有村野之

气。另外 ,杨广自创新题的乐府诗也能很贴切地表现扬州一带风情。如其《江都宫乐歌》字面

清丽 ,写江村野景十分传神 :“风亭芳树迎早夏 ,长皋麦陇送余秋。”其《泛龙舟》诗 ,亦为隋炀帝

在江都宫作 ,极类扬州地方小调 :“舳舻千里泛归舟 ,言旋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 ,淮南

江北海西头。六辔聊停御百丈 ,暂罢开山歌棹讴。讵似江东掌间地 ,独自称言鉴里游。”其《凤

歌》云 :“三月三日向红头 ,正见鲤鱼波上游。意欲垂钩往撩取 ,恐是蛟龙还复休。”俨然渔夫

声口 ,未有半点雕饰、纤　之态。

同样 ,杨广拟南朝民歌的一些作品也能自出机杼 ,跳出南朝诗人多用之写艳情的创作老

路。如《四时白　歌》系梁诗人沈约所制 ,沈约原制五首 ,皆写歌儿舞女娇艳之态 ,为典型的艳

情诗。而杨广之作则不然 ,其《东宫春》:“洛阳城边朝日晖 ,天渊池前春燕归。含露桃花开未

飞 ,临风杨柳自依依。小苑花红洛水绿 ,清歌婉转繁弦促。长袖逶迤动珠玉 ,千秋万岁阳春

曲。”写景清丽、明媚 ,无冶艳之态、脂粉之气。其《江都夏》:“黄梅雨细麦杪轻 ,枫叶萧萧江水

平。飞楼绮观轩若惊 ,花簟罗帏当夜清。菱潭落日双凫舫 ,绿水红妆两摇渌。还似扶桑碧海

上 ,谁肯空歌采莲唱。”尤其是开头两句写江滨平原秋景 ,萧散、疏野 ,为晋宋以来南朝乐府民歌

中少有的质朴之作。

然而 ,杨广诗歌中艺术性最强、成就最高的还数《春江花月夜》其一。《春江花月夜》是陈后

主创制的艳曲之一 ,原诗虽已不存 ,然据《旧唐书·音乐志》云 :“后主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

和为诗 ,太常令何胥又善于文咏 ,采其尤艳丽者 ,以为此曲。”可知陈后主原作当极冶艳。然杨

广之作则已变为意境优美的写景诗了 :“暮江平不动 ,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 ,潮水带星来。”

(其一)从表面看 ,此诗系写春江美丽的月夜景色 ,紧扣诗题 ,然境界开阔 ,极富动感 ,三、四两句

摇星带月 ,气魄宏大 ,这无疑是北地粗犷、豪雄的性格、阔大的襟怀在诗中的体现。相比之下 ,

同题奉和的诸葛颖之作 :“花帆渡柳浦 ,结缆隐梅洲。月色含江树 ,花影覆船楼。”则显得写景纤

艳、诗境局促 ,不能不说是其孱弱、猥琐性格的艺术折射。

另外 ,杨广的写景诗还能将北方诗人的慷慨意气和南方诗人的细腻情怀结合在一起 ,创造

出深沉、蕴藉的诗境来。如其《月夜观星诗》:“团团素月净 ,  夕景清。谷泉惊暗石 ,松风动

夜声。披夜出荆户 ,蹑履步山楹。欣睹明堂亮 ,喜见泰阶平。觜参犹可识 ,牛女尚分明。更移

斗柄转 ,夜久天河横。徘徊不能寐 ,参差几种情。”此诗写秋夜月明的景色 ,清切而泠然 ,写景后

的抒情含蓄、蕴藉 ,淡淡的喜悦夹杂着些许惆怅 ,令人回味。再如《悲秋诗》:“故年秋始去 ,今年

秋复来。露浓山气冷 ,风急蝉声哀。鸟击初移树 ,鱼寒欲隐苔。断雾时通日 ,残云尚作雷。”此

诗继承了庾信后期写景诗细致、密丽的诗风 ,通篇未言“悲”,而“悲”意寓于秋景之中 ,令人感

伤。其《诗》:“寒鸦飞数点 ,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 ,一望黯消魂。”更加省净、浑成 ,情景结合

得也极妙。而这种看似浅近、实质蕴藉的诗境 ,既非一味追求清绮、艳丽的江左诗人所能写出 ,

又非素喜质朴、刚直文风的北地文人所能及 ,唯有杨广这样既具北地慷慨、豪雄的意气 ,又习染

南人细腻、婉约情怀的诗人才能创造出来。

所以说 ,杨广的《春江花月夜》其一和《诗》(“寒鸦飞数点”) 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隋代南北

诗风交融的实绩 ,同时也指示着以后唐代诗歌发展的方向。

很久已来 ,学术界在论及初盛唐诗歌的革新过程时 ,总免不了大谈特谈魏徵《隋书·文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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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所说的将南北诗风融合的观点 ,其实 ,魏徽此论正是建立在以杨广为首的隋代诗人所取

得的创作实绩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杨广的诗歌审美观正体现了融合南北、兼善两长的诗歌发

展方向。据《隋书》卷七十六《王胄传》,炀帝曾谓侍臣曰 :“气高致远 ,归之于胄 ;词清体润 ,其在

世基 ;意密理新 ,推庾自直。过此者 ,未可以言诗也。”炀帝所评三人虽然都是南人 ,但“气高致

远”、“词清体润”、“意密理新”等艺术特征则非原先的南朝诗人或北朝诗人所能独擅 ,充分体

现出南北诗风融合后的诗歌新貌。也正因为炀帝的理论和实践均较雅正、典则 ,符合魏徵等人

的诗歌审美观 ,所以魏徵才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对炀帝在隋代诗坛的地位大加肯定 :“虽意在

骄淫 ,而词无浮荡 ,故当时缀文之士 ,遂得依而取正焉。”相比之下 ,魏徵对隋高祖革文华之举的

效果则不以为然 :“高祖初统万机 ,每念断雕为朴 ,发号施令 ,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 ,犹多淫

丽 ,故宪台执法 ,屡飞霜简。”炀帝与高祖对诗歌革新之态度 ,一为积极之引导. 一为消极之制

裁 ,孰优孰劣 ,自可立判。然千载之下 ,人们却多赞高祖、贬炀帝 ,识见弗如魏徵远甚 ,殊可怪

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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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t Role of Sui Yangdi

in the Course of Integrating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Cultures
DU Xiao2qin

( Center f or Teachi ng Chi nese to Foreigners , Peki ng U niversity , Beiji ng 100871 , Chi na)

Abstract : Sui Gaozu ,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Sui Dynasty , unified China militarily and political2

ly , but he failed to merge the Shandong aristocracy and the Jiangzuo nobility. In fact , he attacked

them and suppressed their cultures. Sui Yangdi , Sui Gaozu’s successor , reversed this situation by

absorbing and integrating the Shandong culture and Jiangzuo culture. In addition , Sui Yangdi

combined the merits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poetry styles and achieved considerable success

in his own poetry writing. He paved the way for poetry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and High Tang.

Key Words : Sui Yangdi ;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 the poetry of the Sui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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